
现象扫描 彩云之南的国际影展成绩单

梳理近年从云南走出的优秀影片，

一条清晰的国际突围轨迹已然浮现。这

些作品大多并非商业大片，却凭借强烈

的作者风格、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在国

际影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勾勒出“云南新

电影”的鲜明特质。

从西双版纳东风农场走出的《上海

女儿》，以知青二代寻根为核心，成为

2026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的入围作

品；扎根昆明翠湖周边的《翠湖》，将镜头

对准市井生活与代际关系，斩获上海国

际电影节奖项后成功登陆全国院线；在

昆明阳宗海取景的《不游海水的鲸》，深

入探索孤独情感与内心世界，入围东京

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与FIRST青年电

影展；临沧翁丁古寨拍摄的《翁丁》，围

绕传统村落保护与文化传承展开叙事，

亮相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红河哈尼梯田

取景的《哈尼》，讲述民族生存与自然共

生的故事，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

单元；电影《南宫成》是在德宏陇川进行

拍摄，入围奖项：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

奖主竞赛单元。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质，在于不再将

云南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当作简单的背景

板，而是将地理空间深度转化为叙事核

心，让山川湖海、村寨市井参与到人物心

理塑造与主题表达中，最终形成了区别

于其他地域的独特影像标识，让“云南拍

摄”成为了兼具辨识度与感染力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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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卞灼
用影像书写故乡的“市民史诗”

作为《翠湖》的导演兼摄影师，卞灼

的作品将镜头对准了昆明翠湖周边的市

井生活，填补了云南“市民电影”的空白。

“从导演转学摄影，让我学会了用画

面思考。”卞灼分享了他的创作起点。这

种技术背景让他在创作初期就带着强烈

的影像意识，“写剧本时，画面就已经在

驱动文字”。对于《翠湖》，他的初心纯粹

而深情：“我想拍一部片子，献给我所生

活、养育我的这座城市。”

他敏锐地捕捉到昆明独特的生活质

感——“不卷”，成本不高，节奏舒缓。“这

里的情感流动，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他聚

焦于一个普通三代家庭在日常摩擦与亲

情缝隙中的情感流动。这种高度“在地”

的故事，却在上海、厦门等地的放映中，让

许多非云南籍观众产生了强烈共鸣。“它

触及了中国家庭的共性。”卞灼说。

“翠湖对云南人来说，不仅是一个物

理坐标，更是一个心灵地标。”他动情地回

忆，自己恋爱、争吵、与家人闹矛盾后的独

处，都与翠湖有关。他并未在影像风格上

刻意追求“云南性”，但通过使用大量本土

演员（如王娟、李洪铭等），以及强化昆明强

烈日照所带来的光影对比（“亮处更亮，暗

处更暗”），城市的气质已自然渗入胶片。

对于被称为“滇派新潮流”的萌芽，

他看到了本质变化：“我们从一个‘被拍

摄者’，变成了‘主动讲述者’。开始关注

自己的生活，自己成长的空间。这是一

个地方真正有文化自信的开始。”他憧憬

着能拍一部真正深入少数民族内心而非

奇观化呈现的作品，并已规划好自己的

“家乡三部曲”。

制片人徐瑞婧
云南是天然的制片场

作为《上海女儿》和《不游海水的鲸》的

制片人，徐瑞婧的视角务实而具洞察力。

“项目地的选取与剧本和导演创作

血脉相连。”她指出，云南的不可替代性

远超自然景观。其地理与气候的丰富性

提供了近乎全能的拍摄条件——从昭通

的雪原到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从洱海

的湖泊到横断山脉的峡谷。

但真正的富矿在于文化。“云南25个

少数民族，各有各的特色与故事，这在剧

情片的开发上还远远不够。”在她看来，

云南如同“横断山脉的褶皱”，容量巨大，

每个褶皱里都藏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体

系，这构成了云南电影“特殊性”的基石。

对于云南电影的国际亮相，她认为

幸运之余亦有必然。“我们恰巧拍了一

些在主流市场罕见的、关于少数群体的

好电影。电影节既认可其艺术性，也看

重它们拓宽了观影的维度。”她强调，《上

海女儿》的诞生源于导演对父辈知青历

史的追寻，这种真实、深刻的情感连接，

才是打动人的根本。

影评人海老鼠
从“西南叙事”到“在地自觉”的浪潮

在影评人海老鼠看来，当前的“云南

电影浪潮”与上世纪中国电影中零散的

“西南叙事”有本质区别。

“过去的云南题材，多是外来的、主

流的导演视角，如谢晋的《高山下的花

环》，或是国家力量的民族志影像。”他指

出，“而这一波浪潮的核心驱动力，是创

作者的‘在地性’自觉。他们或是回归的

云南人，或是深度融入的新居民，他们从

内部生长出故事，云南从‘被讲述的对象

’变成了‘讲述的主体’。”

他认为，无论是《不游海水的鲸》极

致的实验性，还是《翠湖》温和的作者性，

都代表了云南电影多元的美学探索，很

难说哪种会成为主导面孔。“关键在于是

否真诚。国际影展的选择，初期或有对

‘边缘地区’的题材关注，但持续入围必

定是基于对影片美学价值和叙事现代性

的认可。”这些成功，也在悄然改变国内

大众对云南“只有风光”的单一印象，展

现出其深厚、复杂、现代的一面。

导演万雪钊
故乡的“中间人”

作为从大理巍山走出、又回归创作的

女性导演，万雪钊拥有双重视角。“离开又

回归，让我这个‘中间人’的身份从困惑变

成了超能力。”她坦言，在外学习（新闻与

电影）的系统训练，给了她讲故事的内在

语法与客观视角。而故乡的根脉，让她能

快速与土地建立深度联结。如今在巍山

创作，她有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

她的作品被视作鲜明的“女性视

角”。“因为这本来就是我的经验。”在《一

个新的情绪》中，她选择用二女儿的视角

观察一个“全员无恶人但无人逃脱漩涡”

的家庭。在《百物之地》中，她探索独属

于女性的私密经验，来联结两个年龄、背

景迥异的女性，展现一种纯粹而深刻的

支持关系。

“我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比现在更觉得

作为云南人、作为女性导演如此骄傲。”她

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周围有一群非常

厉害的人在云南一起做电影，氛围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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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15日，
柏林国际电影节官方公
告传来重磅消息：在云
南西双版纳拍摄的长片
《上海女儿》成功入围全
景单元。这部改编自导
演真实经历、聚焦知青
二代寻根的作品，与同
期开启全国路演、1月
24日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的《翠湖》形成奇妙呼
应。同样植根云南土壤
的《翠湖》，此前已斩获
上海国际电影节奖项，
完成了从影展到市场的
跨越。

曾经只是被视作天
然摄影棚的云南，如今
正悄然完成从电影“外
景地”到“原产地”的蜕
变，持续孵化原创故事、
滋养作者表达，成为向
世界输出独特影像美学
的重要阵地。这片充满
生机的土地，究竟蕴藏
着怎样的创作魔力，能
让光影故事在这里生根
发芽、走向世界？

深度访谈 “在云南，拍电影”的四种视角

展望 “新南方电影”的可能与可持续

透过四位电影人的讲述，一个立体

的、生机勃勃的云南电影生态浮现出

来。它不再是单一的外景地标签，而是

一个具有强大包容性与创造力的文化

场域。

云南极致的自然与人文多样性，为

故事提供了无尽的源泉与独特质感。无

论是回归的游子、新定居的移民，还是

本土生长的新力量，他们以真诚的个体

经验切入，与土地深度对话。相对宽松

的成本、淳朴的民风、日益完善的本地

支持体系，对友好的创作空间赋予构成

了适合中小成本艺术电影生长的土壤。

在这里从纪实到实验，从市井到私密，

拒绝同质化，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格局。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市场对艺术电

影的接受度、产业链的专业化程度、人

才结构的完善、如何避免对某些资源的

涸泽而渔……都需要更长期的耕耘。

然而，正如泥巴所言，云南的“容量”

是无限的。它正在以其深邃、多元和开

放，重新定义中国电影地理的版图。当

云南不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板，而成为

故事生长的子宫，一种更具主体性的

“新南方电影”或许正在孕育之中。

本报记者 晋娜 周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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